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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老师教我做工作
柏万青

! ! ! !春光明媚今又到，我
不禁想起 ! 年前与秦怡
老师的一次见面。

我在孩提时代，秦怡
的名字就如雷贯耳，可惜
从未谋面。"##$年，我有
幸与著名电影艺术家秦
怡老师共同被评为上海
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在颁
奖大会上，我亲眼一睹这
位大师的风采，尽管秦怡
老师当时将步入九旬老
人行列，但从外表一点都
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她
是那么淡定，那么笑容可
掬，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让大家很快轻松起来。大
家都怀着崇敬的心情与
她交谈，与她合影，她总
是有求必应。

颁奖仪式开始了，她
排在最后一名，在雷鸣般
的掌声中，她缓缓走上台，
已经 %&岁高龄的秦怡身

穿黑色盛装，脚步轻健，思
维敏捷，依然是人们熟悉
的模样：一头华美的白发，
高贵典雅的美貌并没受到
岁月的侵蚀，目光依旧深
邃而温和。当主持人问她
长寿秘诀时，她很平静地
说道：“我这个人就是心态
好，从不会生气。别人骂
我，即使骂错了，我也不会
生气。别人冤枉我，我不会
计较。”几句话引来经久不
息的掌声。

秦怡这两句话牢牢
铭记在我的心里，我平时
遇到不愉快的事，我也总
是用这两句话来化解。当
时我正为工作中的一件
事纠结，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我负责街道社区学
校的管理，其中合唱班有
学员 '(#余人。该班之所
以这么红火，是得益于一
位热心的班长。这位班长
姓张，是位下岗工人，平
时很喜欢唱歌，为人热
心，点子也多，对老年人
特别热情。自从他当了合
唱班班长后，除了组织好
每周六的合唱，还经常组
织学员聚餐、出游、演出，
把老人们个个逗得不亦
乐乎。老人很乐于来这里
唱歌，纷纷说“每周在这
里唱一天，回去可以高兴
六天”。可班长的爱人是
个直性子的北方人，当时
我正患甲亢病，脾气很
躁，在一次与班长爱人争
吵后，我一怒之下把这个
班长撤了，另外派了一位
班长。心想不就是带一个
班吗，没有你地球照样
转。尽管我那时已经担任
新老娘舅节目的调解员，
也小有名气，但是学员们
就是不买我的账，纷纷要
求我把小张请回来。依我
当时的脾气是绝对不可
能的，“好马不吃回头

草”，我拒绝了学员的规
劝。学员见无法劝动我，
纷纷“罢学”，原来 )(#多
人的班只剩下 (& 个人，
见此情况，我不免着急起
来，因为我们整个社区学
校有 *+多个班，但老人
不来唱歌我很心疼她们，
孤独也会降低人的免疫
力。所以我还得把那个被
我请出去的班长再请回
来，但我当时脾气很倔，
还硬撑了两个学期。自从
参加了“三八”妇女节颁
奖晚会，秦怡的一段话给
了我很大的启迪。经过一
番思想斗争，第二天，我
跟小张通了电话，首先我
向他赔礼道歉，检讨自己
不懂得尊重别人，然后问
他是否愿意回合唱班当
班长，他回答说“我怎么
出来的，就怎么进去”。我
听懂他的意思，于是开学
那天，我早早来到合唱
班，先是向老师鞠了一
躬，道一声“对不起！由于
我的失误影响了您的教
学”，然后真诚地向小张
鞠了一躬，道一声：“对不
起！我错怪您了，请原

谅。”最后我对全体学员
鞠了一躬，道一声：“对不
起大家啦。”在大家的掌
声中，过去的怨气烟消云
散，合唱班又火起来了。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
霞曾经对秦怡作过这样
的评价：“因为她的性格
和品质的美，她才能塑造
那么多美丽的人物，包括
伟大的母亲。”这就是秦
怡，一位出色的母亲，更
是中国影坛上一位不可
多得的艺术家。"#))年 *

月，近 $#岁高龄的中国
著名艺术家秦怡接受媒
体采访时谈她的人生遭
遇：一个人一生总会经历
各种各样的时期，像我们
十几岁就经历抗日战争，
家破人亡，总归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灾难，这是大时
局的改变，你必须去经
受。因为我经过了那些
苦，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
了，样样都很满足。苦难
是可以克服的，幸福是要
自己去争取的，要忍耐，
要坚韧不拔地抱着一种
希望，这样就能用积极的
态度对待生活。

秦怡老师不仅在银
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光辉的形象，而且她在日
常生活中，也是我们的良
师益友。

当
年
我
考
研

风

雨

! ! ! !转眼又快到考研放榜的日子
了，据说这次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参
加考研，新浪微博上号召大家为考
研加油，不由令我想起当年我自己
的考研之路。
我是 )$$%年参加 ,-.全国考

试的，我不知道这次的 ,-.有多少
人考，但那年正是 ,-.方兴未艾的
时候，颇有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架
势。很多人更是辞职后埋头苦读了一
年或更长的时间去考的，我不知道这
些人最后考上了没有，但就我自己的
经验而言，考研其实没必要那么全力以赴，废寝忘食，
我自己就只是在考试前参加了四个月的补习班，而且
还是只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和双休日。不巧的是，
就在我刚开始参加补习班的时候，母亲却被诊断为胃
癌晚期住院开刀（后来虽然被确认是误诊，但已折腾
了一个月），更倒霉的是就在考试前几天，自己又突发
肾结石住了几天医院。记得考试的那天，上海下着漫
天大雪，那天一大早，从家里出门踩着一地的积雪去
考试，当我赶到位于复旦大学的考场，天哪，偌大的考
场室位于一楼朝北一间还没有空调的教室，我心里这
个凉啊。第一门考的是数学，考题奇难无比，与上一年
的考题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整个教室只听到考生们
的叹气声，考完之后大家都说手脚冰凉。下午考什么
已经忘了，唯一记得的是整个考场有一大半人没来
考。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不但总分要到分数线，每一
门单科的成绩也必须及格。上午一场数学考下来，很
多估计自己考不及格的人下午纷纷放弃了。我考完后
和旁边桌上的一位男士也是面面相觑，我们也都估计
自己没考及格，但是那天下午以及第二天的两门考
试，我们仍然坚持去参加了。
结果那年的成绩出来，总分早就记不得，但我至

今仍清楚地记得数学考了 /&分，可是
因为那年的数学考题太难了，及格线放
低到了 //分，我幸运地超过了 // 分，
所以最终还是考上了。那位旁桌的男
士也在坚持下录取了。

考研的人很多都是已经参加工作的，真正辞职备
考的毕竟是少数，很多人都是在下班之余复习的，工
作繁忙之余要静下心来重新捡起书本是一件痛苦的
事，更不要说很多人还有家庭要照顾，要坚持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复习是很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准备参加考
研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的，智力上绝对没问题，只要能
真正专心复习，几个月的准备时间应该够用了。其实，
从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觉得考研唯一考的是就是毅
力。每年读考前辅导班的人是最多的，但报名参加考
试的已经去掉了一半，而报了名真正参加考试的又只
剩下了一半，参加考试坚持到底的又只有一半。所以
在准备考研的时候看到人多别担心，越到后来人越
少，只要你能坚持到底就已经很接近成功了。
我愿每一位坚持到底的考生都能心想事成。

“淘”饭一族快乐多
黑王辉

! ! ! !妻子的高中同学来花城
出差，说要和她见上一面，妻
子自然欢喜。说人家好不容易
来一回，怎么着也要请人家吃
顿饭吧！我说那是当然。可妻

子又犯了愁，去哪儿吃呢？最好能找个价钱
不贵、档次又不低的饭店，让咱们不仅有面
子，还省钱。我说都交给我了！妻子点点头，
还一个劲地叮嘱说，别找太贵的啊！

她和同学见面那天，问我，咱去哪儿吃？
我说去某某大饭店。她说那店很气派，你太
奢侈了！我说其实一点都不贵。看我这样说，
妻子才放了心。

她同学还带了两个同事，我们五人打车
来到饭店。宾主坐下，菜不大一会儿就上来
了，板栗鸭，蒜子甲鱼，清蒸鲈鱼，麻辣虾什
么的，上了一桌子，妻子担忧地看看我。我微

笑不言，由她们边吃边聊，妻子也招呼两个
同事多吃点。
她们走后，妻子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

/++多。她说，天啊！一顿饭花这么多，你还骗
我说不贵，贵死了！我笑了笑，说其实还不到

"++。她不信。我说你看看，便掏出手机让她
看。果然，有一条短信，上面写着共 )$%元。
她说咋会这么便宜？我说是在网上团购的，
打了半价。她说走，回家去，我也看看有没有
什么好吃的。

回去上网一看，她乐坏了，说想不到团
购的东西这么便宜。她当即看中一个西餐套

餐，黑椒牛排加披萨外加红酒才 )%0%元，两
人花费还不到 !#元。那么优雅的环境，还搭
配着乡村音乐。妻子乐坏了，说，这才是我想
要的生活，这才是我梦想的日子。我说，没关
系，有了“团购”，这样的日子多的是。

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成了“淘饭一族”。
每逢不想做饭，我们就在网上“淘”饭吃。火
锅，烤肉，海鲜巨无霸，湘菜，大骨头，大碗
菜，农家小炒，妻子喜欢新鲜事物，专拣没有
吃过的吃，我们跑遍了全城，游荡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各个角落。这给上班下班，吃饭睡
觉这样单调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我们常
常在一起研究，明天吃什么，后天吃什么，专
挑那些经济实惠，对于工薪层来说消费得起
的。自从有了“团购”，可以“淘”饭，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像恋爱那阵子了，充满着欢声笑
语，洋溢着幸福快乐。

从
普
庆
戏
院
到
香
港
大
会
堂

张
德
宝

! ! ! !从香港普庆戏院到
香港大会堂，这一历程整
整走了 /#年。这是上海
青年京昆剧团走过的半
个世纪的历程。

/#年前的 )$*)年 $

月，刚成立不久的上海青
年京昆剧团，携《白蛇
传》、《杨门女将》两台大
戏，由初露头角的蔡正
仁、杨春霞、李炳
淑、王芝泉等十人
领衔赴港演出。那
时，他们都是上海
戏曲学院京大和
昆大的毕业生，风
华正茂。

演出是在位
于香港油麻地的
普庆戏院。普庆戏
院是当年港九仅
有的数家专演粤
剧的戏院之一，建
于上世纪的二三
十年代。那时，在
北角的新光戏院
还没建成，普庆戏
院是港人熟悉的
古老而时尚的戏
院，曾经上演过不少大
戏。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在
香港普庆戏院的献演，轰
动了全港，票房前排队购
票的戏迷们，里三层、外
三层地把普庆戏院围得
水泄不通。难能可
贵的是全程演出
)"天，天天爆满。

《白蛇传》和
《杨门女将》两台京
昆大戏，分别由蔡正仁和
李炳淑领衔主演。全团上
下不负众望，精湛的演艺
也征服了香港的戏迷，十
名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被
香港戏迷们誉为“十大金
牌”。用昆剧武旦王芝泉的
话说：“那时我们还是没有
走出校门的孩子，是香港
观众捧红了我们。”

/#年后的 "#)"年 "

月，当年的青年演员，都
已是白发老人了，成了国
宝级的老艺术家。他们和
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新
一代，以百人团队的阵容
重返香港献演，又一次轰
动了香港。

这次演出选在位于

港岛中环的香港大会堂。
香港大会堂是在 )$*"年
(月落成的，距上海青年
京昆剧团首次赴港演出
不过半年。相距半个世纪
的两次赴港，虽然演出的
地点不同，但一脉相承。
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赴

港的首场演出当晚，我正
好在香港参加港澳政协委

员的活动。京剧票
友张宇邀我同去欣
赏。张宇是热衷弘
扬京剧的积极分
子，他擅长老生，曾
在港澳委员聚会时
露过一手，颇有功
底。我们俩走进香
港大会堂音乐厅
时，)!##多个座位
已基本坐满。舞台
上是京昆合演《白
蛇传》，四个白素
贞、四个小青和两
个许仙轮番上台，
荟萃了文戏与武戏
的精华，集纳了程、
梅、张各派的旦角
流派，充分展现了

京昆合演、文武并重的艺
术新貌。

一批半个世纪前来
普庆戏院看过当年“新
人”演出的老观众也赶来
助兴。邻座一位老人在中

场休息时和我聊
天，他摸着头告诉
我：“当年我来看上
海青年演员演出
时，还是一个小伙

子，现在，你看我头发都
没了。”我问：“您老高寿
啊？”“八十了。”他朗声笑
着说。旁边是他夫人，插
话说：“上海青年京昆剧
团这次来演三场，老头子
票全买好了，要连着来看
三天。他就爱看戏。”老人
又爽朗地笑了：“好看。这
批青年演得好！”

学会知止
乔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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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周末午后去朋友
家，见朋友两口子还
在吃午饭。原来两口
子一上午就忙着清理
东西了，没顾上做饭
菜；朋友指了指墙角，说：“看，清理出
那么多。”我过去看了看，电器、柜子、
衣物、纸箱等聚集在一起。“等会找个
收破烂的，能卖的就卖了，不要的就
扔了。”因为好些东西还能用，老是不
舍得扔，就一直放着，使得这房子的
空间越来越小，感觉压抑……
我回到家，吃过晚饭，妻取出数码相机里的存储卡，

说把这些天拍的相片存到电脑里……“咦，怎么满了？拷
不进去了。”妻在电脑前操作了一会，说道。“怎么会呢？
硬盘很大的啊。”我凑近一看，可不是吗？电脑屏幕上弹
出的框显示磁盘已满。“删掉些吧，要不以后没法存了。”
我便想起白天朋友家的大清理，觉得情形很相似，就如
此这般说了一番。妻遂加大了删除的力度……

我看着，颇有感触，心想生逢物质丰富、科技发
达的时代，无疑幸运，而过日子的确需要各种各样的
东西，人生也有很多值得珍惜，需要保存……可是，

并不是拥有越多，生活
就越好，物极必反，过犹
不及。房子、电脑需要清
理，我们大脑和心灵的
空间呢？我想无疑也该
定期清理，因为大脑富
有空间，思想才能活跃；
心胸开阔，天地也就宽
了……

是的，清理一下我
们的空间吧，学会删除、
舍弃，我们的人生行旅，
才能轻松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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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1

水
墨
速
写

2

李
元
勋

彭培炎
素善谐谑

（三字戏曲术语）
昨日谜面：木兰无兄长
（四字口语）
谜底：不够哥们


